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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秘盛开》展现了山西女作家蒋韵对于“爱”这一主题的思考， 小说内蕴丰富， 言语隽永， 于情爱纠葛中表现

出人性美学。作者借用时空、 人物与人物以及人物内心三组对话关系的设置， 使得不同思想发生交流、 冲突， 体现了爱和人

性的多重意蕴。置于对话两端的力量势均力敌却又“各执一词”， 蒋韵借对话关系的争执蕴藏了文本生成的无限空间， 体现了

作家广博而又包容的关于“爱”的思考， 文本中形成的不同立场、 观点、 态度， 成为各方雄辩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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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dden Bloom presents the reflections of Jiang Yun， a female writer from Shanxi， on the theme 
of “love”.  This novel has rich implication and elegant language， and reveals the aesthetics of human nature from 
love and romance.  Through three sets of dialogues involving time，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s’ thoughts， this novel 
enables the exchange of different ideas and reflects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love and human nature.  Two sides 
of the dialogue hold their own opinion.  Jiang Yun conceals infinite space for text generation through the disputes 
of dialogue relationships， reflecting her extensive and inclusive reflections on “love”.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attitudes formed in the text become a stage for all sides to speak elo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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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的基本生存状

态和世界构成方式， 他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

说时说： “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 归结于对话式的

对立， 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 对话才是

目的。单一的声音， 什么也结束不了， 什么也解决

不了， 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 生存的最低

条件。”［1］340 巴赫金所指的对话关系意为形而上的存

在， 他强调的是文本中一种相互交流、 彼此交织的

状态， 且这种对话关系具有生成无限意义的力量， 
具有超情节的地位。他将如此具有多声部、 众声喧

哗的小说认为是“复调小说”。蒋韵在《隐秘盛开》

后记中提道： “我让米小米用她犀利的眼睛， 来审

视与她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群， 另一种人生， 从而

构成一种复调的效果。同时， 这也是对我， 一个书

写者的审视甚至是， 叩问。”［2］233 蒋韵认为在《隐秘

盛开》这部小说中同样存在一种复调效果来构成不

同层次的意义， 使得小说具有一种多层次性和未完

成性， 具有未完成性的小说引得人们从不同路径出

发去探索终极奥秘， 并且皆有所获。这部作品的复

调效果是通过蒋韵在文中设置的三组对话关系而

达成的。于是， 作品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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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空对话关系的设置

《隐秘盛开》小说中涉及到两个时间， 一个是

1969 年， 一个是 2004 年， 相距了 35 年。作者有意

设置这样两个跨度比较大的时间， 形成了两个不同

的时空， 但却表现了一个主题。1969 年的潘红霞是

一个爱说爱笑、 活泼开朗的嚣张小丫头， 她爱她的

朋友竖笛姐姐。14 岁的潘红霞以自己全部生命去

爱一个人， 爱得全心全意、 肝胆相照、 以命相许， 
但是她用全部生命去爱的那个人并不爱她。同样， 
2004 年的潘红霞一如曾经的她， 小时候她全心全意

爱一个人， 长大以后同样也是如此。 1969 年与

2004 年的对话， 岁月流逝， 沧海桑田， 一切都发生

了变化， 但潘红霞作为一个“爱的天才”却始终未

变。作者运用潘红霞这一坚贞的“爱的天才”在时

空转变下的不变来表现对永恒的“爱”的追求， 也创

作出了爱的“圣徒”般的女性人物——潘红霞。在

传统小说中， 作家运用线性时间来叙述故事， 但随

着现代小说创作技法不断革新， 空间转换也成为推

动小说叙事转变的一个重要元素。小说《隐秘盛

开》故事发生在吕梁山区， 而故事的讲述放在巴黎。

一个是古朴、 传统的山区； 一个是时髦、 现代的都

市。空间上与相差较大的时间一样， 也是看似完全

相反的、 不可能发生联系的两个地方。作者有意设

计了这样一对时空对话关系， 小说中的人物在吕梁

的时候肆意相爱， 但到了巴黎， 他们却在寻找爱、 
困于爱。为了得到人物心中所愿， 他们要跨越时间

和空间的阻碍， 这一艰辛过程也体现了现代人在

“寻找”过程中的困境。

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小说中故事情

节的发生， 必定要既在时间的维度， 也在空间的维度。

对话关系也发生于时空之中。对话关系所表现出文

本的意义是无限的， 其中能生发出很多意义层次。文

中的故事发生在 1969 年严寒的吕梁山区， 却由身处

2004 年巴黎的主人公潘红霞讲述出来。这便形成了

1969年的吕梁和 2004年的巴黎两个相差甚远的时空， 
但人物对爱的坚守成为两个时空之间沟通的桥梁。

时间和空间是小说情节展开的两个重要维度， 没有时

间和空间的情节是不完整的， 也是不真实的。 《隐秘

盛开》两条时空线看似不在一个平面， 但是就对话逻

辑来说， 它们处于同一对话空间。1969年的吕梁和2004
年的巴黎， 这一组对话关系， 一端放在过去的东方， 
一端放在现代的西方。在 2004 年的巴黎， 不相信爱

情的米小米反而收获了爱情， 实现了母亲对她的期望， 
潘红霞也在米小米的鼓励下去寻找刘思扬。1969 年

的吕梁， 潘红霞炙热而隐秘地爱了刘思扬一生， 拓女

子虽然没有具体实体的爱人， 却心怀浪漫幻想， 而且

还为之死了三次。 “幸福”默默地爱着呼延小玲至死， 
两个不同时空上演的都是用生命灌注的爱意。蒋韵

在小说中反复描写吕梁的一条河流， 她借潘红霞之口

说学生们都爱这条河流， 他们年轻时代的岁月也是在

这条河流边度过。潘红霞说道： “他们有一条河。只

要他们愿意， 他们可以随时在河边聚会、 唱歌、 野
餐——‘皮克尼克来江边’， 是真的江边， 虽然如今枯

萎了， 衰老了， 可在地图上， 还有人们的心里， 它仍

然是一条雄壮的、 声名远播的河流。”［2］19作者将几次

重要的事情都放在河流边发生， 刘思扬在河边坦白他

爱上了小玲珑， 潘红霞和刘思扬在河边散步以及学生

们经常在河边聚会。这条河流成为潘红霞情感的纪

念品， 所以中年时候的潘红霞几乎是在最贵的时候买

下了河边两房一厅的小单元， 也是为了离河边近一点， 
离往事近一点。如果说潘红霞的往事是一个个念珠， 
那这条河流起到了线的作用， 它把这些往事消化、 连
贯了起来。 2004 年的巴黎也同样有一条河， 潘红霞

是在河边的一个酒吧里第一次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别

人听， 当然， 她也讲了她的河、 河边的聚会。蒋韵凭

借一条河流就把两个距离遥远的地方串联起来了。

虽然时空上相差较远， 但位于对话关系两端的声音， 
通过河流流淌到了一起， 使得叙事非常自然。时空上

对话关系的设置， 呈现出“河流”般的叙事效果， 故事

讲述非常自然， 河流的包容和起伏也表现了蒋韵作品

结构如诗如水又内蕴丰富的特点。在时空对话中容

纳了历史与现在、 东方与西方以及潘红霞、 米小米、 
拓女子等人物的故事， 河水偶尔的波澜起伏也象征着

对话关系所产生的情感波动空间。

2　人物对话关系的设置

蒋韵在后记里提到《隐秘盛开》中的浪漫主义

天敌——米小米。米小米是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浪
漫主义者是谁？文中的女性人物被分成了两类， 一
类是浪漫主义者， 比如： 坚贞执着的“爱的天才”潘

红霞， 还有被播下浪漫主义种子的孤独战士拓女

子； 另一类是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如： 花样年华就

戴着黑纱坐台的米小米， 天真爽朗的“生活的天才”

小玲珑。作者将这两类对位的女性人物放在一起， 
构成了浪漫主义者及其天敌这一人物对话关系，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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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文本更具有未完成性。钱中文认为： “这种

未完成性表现在小说故事发展上， 似乎没有一个结

束； 表现在结构上， 即如前面所提及的是一种多线

索、 多主题各自发展而互有交叉的特征，表现在人

物身上， 即主人公们在对话中， 永不给对方下一个

最终的、 完成了的评语， 人与人之间不是一种封闭

性的关系。”［4］ 未完成性是西方现代小说轻结果、 重
过程所表现出的美学特征。  “具有未完成性的人物

其本体魅力是多面的，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物在

学者、 读者那里得到不断成长， 他们将具有永远的

生命活力。复调作品中的人物不再只是作者的传

声筒， 而是思想上能独立表现自己意识的主体。”［5］ 
同样， 小说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被丰富着， 从而体现

具有对话关系小说的魅力。小说中没有统一意识

而且作者对于任何人的思想、 行为都不予干涉， 只
是尽可能给人物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进

行对话和思考。浪漫主义者及其天敌人物对话关

系的设置表现了“爱”的不同形态， 现代社会中依然

存在并且如“圣徒”般坚守的珍贵的爱。两种对浪

漫主义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对话关系中交织， 对话关

系生成的无限张力表现了对两种人物的批评与赞

赏。浪漫主义者的坚贞与过于理想化， 浪漫主义天

敌的理智与世俗， 作家并没有直接表露立场， 而是

借对话关系的设置任其自由碰撞、 生发。就像文中

两对浪漫主义者和其天敌关系的设置， 拓女子和米

小米、 潘红霞和小玲珑， 在她们的碰撞、 争执之间

展现出不同的生命形态与爱的阐释。

2. 1　拓女子与米小米

拓女子本是吕梁山区农村的一个文盲女子， 但被

北京来的知青当作了启蒙试验田， 在她身上播下了浪

漫主义的种子， 知青们离开后， 拓女子一个人成为浪

漫主义的战士， 她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斗争。拓女子在

家人的跪地央求下只能嫁给自己所不愿的人， 她将女

儿光明（米小米）的出生当作她下一世的寄托， 希望在

女儿身上实现她没能达成的梦想， 过她梦想中的生活。

拓女子无疑是一位浪漫主义者， 在卡佳把“安娜”“丽

莎”“梅表姐”“鸣凤”“林黛玉”这些遥远的为爱而死的

女人们种进拓女子心里时， 便开启了她的悲惨人生。

拓女子在家人给她安排婚姻时说她要嫁一个自己喜

爱的人。她为了心中的浪漫梦想从崖上跳下去。她

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 婚后为了心中的坚守受尽了苦

楚。为了能让女儿过上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 她带领

全家人不辞辛劳赚钱而且还卖血来供光明读书。拓

女子爱的不是具体的哪一个人， 她爱的是心中的浪漫

幻想， 为了这一幻想她献出了一生。当不同的观点轮

番占据主要位置时， 对立信仰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就表

现了出来， 而且因为有如此完全置于两端位置的对话

者， 使得文本意义的表现力变得极强。拓女子的浪漫

主义故事是通过女儿米小米之口讲述出来的。米小

米与母亲希望她成为的浪漫主义者截然相反。她认

为自己： “我的生活， 从来都不是月白风清的， 这些年， 
我有过男友， 可我从没有过爱人。爱和我无关。那是

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小美眉们的事。爱要有一颗柔软

的不谙世故的心， 那是爱的前提， 就像罗密欧和朱丽

叶， 像贾宝玉和林妹妹， 而我， 在他们那样的年纪， 
在爱的年纪， 却在风尘场中打滚， 滚出了刀枪不入一

身的老茧。”［2］208  米小米没有母亲那样对于爱情的理想， 
她不相信爱情。她用她的生活来撕破母亲的浪漫主

义幻想。她埋怨那些卡佳们把与生活格格不入的浪

漫种子种进了这可怜的村姑身上。作者叙述了一对

浪漫主义观念完全不同的母女， 将之置于爱情和生活

对话关系的两端。

拓女子给米小米的那封信是联系她们的桥梁， 
信将一端的浪漫主义者之恋歌与另一端的浪漫主

义者天敌的生存之歌合奏成一曲复调的音乐。   
“‘复调音乐’是这样一种多声部音乐， 它由两组以

上同时进行的旋律所组成， 各声部各自独立， 但又

彼此形成和声关系，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换

言之， 一方面，复调音乐的各个声部在节奏、 重音、 
力度及曲调起伏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另一

方面，各声部之间又彼此和谐地统一为整体。”［6］ 
“复调的音乐”使得浪漫主义者及其天敌这一对话

关系性人物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且不被对方压

倒， 两种浪漫主义观念共存， 表现出不同的人情世

态， 交织出复杂的小说主题。在小说中拓女子和米

小米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 她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

恋爱生活观念， 而且各有各的美感。蒋韵通过一封

信、 一段血缘将这样冲突的两个观念统一起来， 使
它们在同一首曲子里效力。矛盾且挣扎的声音， 将
鲜血淋漓的现实和浪漫诗意的爱情跃然纸上。

2. 2　潘红霞与小玲珑

小玲珑是呼延小玲的外号， 她是整个班年龄最小

的唯一应届生。她长得伶俐可爱且漂亮， 在陈果眼里

她是一个俗气的、 浅薄的、 无知无识的女人， 作者借

同学之口塑造了一个无拘无束、 热情的小玲珑， 被大

家认为是“生活的天才”。就是这样一个古灵精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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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打败了潘红霞隐秘而伟大的爱情， 小玲珑赢得了

潘红霞暗恋了一生的刘思扬的心， 潘红霞在阔别多年

再次见到小玲珑时被她的孕肚灼伤击倒了。因为她

是把刘思扬当作信仰来爱的， 米小米在问她为什么不

表白时， 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问你， 小米， 你说， 
我见到他， 说什么？告诉他， 我爱了他一辈子， 爱了

他一生一世？他吃惊， 或者， 感动。就算是非常感动， 
然后呢？这一切， 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 
一段小故事， 许多收藏中的一个。他喝醉了酒， 也许

会拿出来炫耀， 说， 有个女人， 临死前跑来找我， 说
她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爱我等等， 这和品德无关， 这
是人的天性， 对人的天性我是从不抱幻想的。”［2］216 她
爱了刘思扬这么久却从来没想过要和他表白， 这是一

段冷静克制的爱， 无关情欲。如此毫无期望的爱其实

从潘红霞小时候对竖笛姐姐的爱就可见一斑。她全

心全意地爱着竖笛姐姐， 而这份爱不分友谊或者爱情， 
仅仅是像信仰一样纯洁的爱。后来， 她在一个水声浩

大的夜晚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刘思扬， 蒋韵通过讲述幼

时潘红霞的执拗就已经为这一隐秘而伟大的爱埋下

了伏笔。然而仅仅是一个代表着交欢颂歌的孕肚， 在
重逢的场景中就击败了潘红霞。作者借“孕肚”做了

浪漫主义者与其天敌的联系。浪漫主义者被这一现

实的、 世俗的孕肚钉在了大太阳里， 一动不能动。太

阳下的两端， 一端是现世的结晶， 一端是隐秘的暗恋， 
在这个重逢的场面中， 两方对话的节奏到达了一个高

潮。浪漫主义者潘红霞将爱当成了自己的信仰， 在尘

世中怀着高贵的圣者的爱， 但这份爱是不能说出口的。

正如小说的题目“隐秘盛开”， 隐秘是不可显露的、 秘
密的， 同时也是卑微的； 而盛开却是高调的、 肆意的， 
当然也是自信的， 两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词语放在一起

来形容浪漫主义者与其天敌对话关系所具有的无限

生发能力。潘红霞这份怀揣多年的爱是隐秘的， 直到

生命尽头才讲给了一位陌生人。同时， 这份爱像开不

败的花朵一样在她生命的长河里一直绽放着， 并且充

盈着她的内心， 让她成为一个情感的富有者。小玲珑

作为与其相对的另一曲调——浪漫主义者天敌， 她是

实际的， 她用她的天真和现实赢得了刘思扬， 追随着

刘思扬的脚步去了西藏。一个是选择驻守那座小城、 
守护自己心中爱情的潘红霞， 一个是选择跟随刘思扬、 
双颊印着高原红和蝴蝶斑的小玲珑。浪漫主义者与

其天敌两段独立的、 各不相同的声音， 因为有一位共

同的爱人而被纠缠在一起， 高潮场景的来临使得两段

合奏， 一起谱写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坚贞、 纯粹的爱。

3　人物内心对话关系的设置

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者潘红霞是作者倾注了心

血的一位女性人物， 蒋韵认为潘红霞是爱的天才， 
并且用安徒生的小美人鱼、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

格鲁什卡、 《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 还有贾宝玉

来类比这些将爱当作信仰的爱的天才们。然而， 通
过小说我们发现作者不仅仅写了一个为爱献身的

纯粹爱的天才， 在潘红霞对爱情忠诚的一生中， 我
们也看到了一个爱无能者。所以， 这就是文中设置

的另一个对话关系——爱的天才和爱无能。这一

对话关系是指向了人物内心的微型对话， 它使得潘

红霞这一人物愈发饱满、 真实。她把俗世里的爱

情、 人间的爱情改造成信仰， 但终其一生， 她的爱

全部没有结出果实， 而且对于爱她向来不敢主动抓

住， 可见爱的天才另一面就是爱无能。

3. 1　爱的天才

潘红霞的生命中爱过三个人， 分别是竖笛姐

姐、 刘思扬、 飞飞。竖笛姐姐带给她很多书看， 是
她的浪漫主义启蒙者。潘红霞相信那些神秘的事

情， 她害怕真相大白， 她害怕竖笛姐姐离开， 所以

她尽力不去询问朋友的一切。她爱竖笛姐姐， 爱得

全心全意、 以命相许、 肝胆相照。在漆黑的夜晚， 
她一次次克服自己的恐惧冲到竖笛姐姐身旁， 在意

识到姐姐不爱她时， 她病了， 病势汹汹， 十四岁的

潘红霞就已经表现出对爱的忠贞， 像莫扎特对于音

乐， 潘红霞对于爱有特别的天分。经历过那一场发

烧后， 她知道她对于竖笛姐姐的爱过去了， 一切都

过去了。十年后， 爱一个人的折磨又来了， 这一次

是永恒的折磨。刘思扬与一直待在这座小城市并

且乐于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学校的潘红霞不一样， 
他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小资产阶级”， 他爱文学厌恶

庸常。在开学第一次的班会上， 潘红霞就爱上了这

位阳光自信的男人， 后来他们在一个水声浩大的夜

晚相识了。于是， 潘红霞余生都处于忠贞的单相思

中。毕业以后， 潘红霞只见过刘思扬一次， 但是就

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 她一直没有离开那座小城， 
还买下了河边的房子， 一直守候着自己的爱情。在

尘世中， 能这样用尽一生等待一人的爱、 当作信仰

的爱着实只有爱的天才能做到。即使她生命即将

结束， 也不愿意用这份爱去打扰刘思扬， 因为她知

道即使表白也不会有结果， 她对刘思扬的爱犹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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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圣徒。潘红霞还爱姐姐的孩子飞飞， 她不会拒

绝飞飞的任何要求， 爱得毫无原则。竖笛姐姐、 刘
思扬、 飞飞， 三段友情、 爱情、 亲情的爱表现了潘

红霞的爱执拗且纯洁， 这份爱单纯、 忠贞、 不掺一

丝杂质， 这是作为爱的天才潘红霞的独特本领。

3. 2　爱无能者

三段爱的结果全部都是悲剧， 在这三段忠贞坚

守的爱的另一面表现出来的是潘红霞作为爱无能

者的一面。潘红霞在爱上竖笛姐姐以后， 她根本没

有胆量去问关于姐姐的一切， 她害怕破解好奇以后

就失去了她。所以， 她只能单方面默默地爱着， 面
对竖笛姐姐的离开和归来， 她没有一丝一毫的主动

权。十年后爱上刘思扬， 潘红霞终其一生也没有把

爱意说出口。她有满腔爱意， 却没有勇气， 她有爱

的天赋， 却没有爱的能力。在与刘思扬、 小玲珑夫

妇重逢后的第三个月她结婚了， 但这段婚姻只维持

了半年， 她想要和生活和解， 但却没有做到。这也

是她爱无能的表现之一， 她没有办法享受现世的爱

情。尘世中相互陪伴的感情对于潘红霞来说无法

实现， 她只能做到坚贞地守护自己心中的爱意， 但
她没有能力去爱人， 她的爱是一种形而上的信仰。

潘红霞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关于“爱”两个截

然不同的面， 所以文本也是人物内心两面的对话。

蒋韵将爱的天才和爱无能置于潘红霞内心的两端， 
在她的内心中挣扎、 对话。一面是澎湃汹涌的滔天

爱意， 一面是怯懦又无法实现的爱无能。互相挣扎

但无法战胜另一方的两端力量产生了广阔的意义

空间， 潘红霞这一形象不会死去， 因为她的两种意

识会永远对话， 意识的对话探讨着“爱情”这一古老

的议题。看似浮于表面的强大的爱的天才， 并不会

打败暗藏其中的澎湃的爱无能， 因为这两面是同样

强大的。相互抗衡的两者之间对话生成的意义空

间是无限的， 人物就在这样不断交错的对话中找寻

自我。文本中看似不同的思想， 都出自同一个人的

内心世界， 彼此之间相互衬托， 协调发展， 谱成了

丰富的内心世界， 潘红霞这一人物也会因为对话关

系所开发的意义空间而变得经典。随着潘红霞内

心的挣扎， 以及两条线的对话， 读者也置于讨论的

现场， 读者对潘红霞这样具有对话关系的人物进行

了思考， 同时也得到了对自我的审视。古往今来对

爱情这一主题进行探索、 讨论的文本数不胜数， 
《隐秘盛开》这部小说也提到了这个故事与爱情有

关。蒋韵通过具有开放的对话关系的设置对爱情

与人性进行了讨论， 营造了众声喧哗的场面， 小说

中各自独立又平等的意识， 建构了读者和作者互相

交流的渠道， 表现出了小说的对话性、 未完成性和

多元性美学特征。  “巴赫金的理想社会， 是一个

‘杂语喧哗’的社会， 他所极力反对的正是单语独白

的有权威话语和独白话语的社会。”［7］  蒋韵打破了

传统的小说创作理念， 作者不再是操控小说的主

宰，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 都为自己发

声， 方便凸显人物内心真实的分裂状态的现代性特

征。作者也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蒋韵选择顺从

小说人物根据情节自己成长， 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独

白模式。由于小说带有的对话性色彩， 使得小说的

主题得到了多层次展现， 人物也更加立体化。

4　结　语

蒋韵的写作一直以来坚守古典主义的浪漫色彩， 
她的小说语言娓娓道来且含义隽永。在《隐秘盛开》

中， 作家叙述了三段至死不渝、 至情至性的故事。她

将时空、 浪漫主义者与其天敌以及爱的天才和爱无能

三组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设置在文本中， 构建了一个

多声部的张力叙事空间， 造成了众声喧哗的场面， 突
破了传统小说的独白模式， 达到了复调叙事的效果。 
《隐秘盛开》探讨了“爱”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 作者在

物质主义包围的现代社会中写出了一种古朴伟大的

爱， 她将爱的坚守和纯粹赋予神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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